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紅樓真夢
第四十六回第四十六回  慶生辰飛花開綺宴　報春暉入夢遺金丹慶生辰飛花開綺宴　報春暉入夢遺金丹

　　話說賈母和鳳姐等在留春院鬥牌，結算是鳳姐贏了，他原說贏的錢不許掖起，要改天再做個東道。此時自不便改口，便說定後

天十七備了酒，在舊月賞梅花，帶頭請晴雯紫鵑諸人還席。　　黛玉見天色已晚，便向賈母道：「老太太的晚飯，就擺在這裡罷。

」賈母答應了，又留迎春、香菱、尤三姐等在此同吃。直到擺了晚飯，大家方散。寶黛二人和鳳姐都送賈母至上房，見賈母高興，

仍陪著說笑。忽見紫鵑走來，悄回寶玉黛玉道：

　　「寶姑娘史姑娘都來了，在園子裡等著呢。」寶黛二人俱不知來因，不覺愣了一愣，忙即同紫鵑入園。紫鵑一路走著，才說起

他們幾個人，借著慶賞花朝替寶黛合做生日，晴雯又去邀了寶釵湘雲，等晚上人靜了，重開夜宴。寶玉聽了大喜道：「你們瞞著做

什麼？早說了，我還許添點新鮮玩意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就鬧得很夠了，明兒老太太見了他們，問起為什麼來的，可怎麼說呢？」

寶玉道：「老太太見了他們，只有喜歡的，怕什麼。」

　　說著，已到了留春院。走過抱廈，便聽見寶釵湘雲說話的聲音。湘雲道：「這一向可把我悶壞了，若是一個人來得了，我早就

飛了來啦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白天請老太太賞花朝，就沒替我們先回一聲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這還是我們偷著請的，可別給漏了餡。

擔個不是不要緊，到底不大合式。」說著，黛玉已走進屋來，笑道：「誰請你們的？這時候趕了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我們特來拜壽

的，還在乎請不請麼？」寶玉笑嘻嘻的，指著晴雯道：「都是你弄的鬼，你估量我們不知道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那裡有耳報神這麼

快，一定是紫鵑這蹄子說的，怎麼一句話也擱不住？」黛玉笑向寶釵道：「姐姐，我聽說你當了老太太高興的了不得，所以不想著

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瞧這顰兒，饒著不請我還要說歪話，我若當了老太太，你還只當小太太麼？」湘雲道：「我告訴你一件有趣

的事。你那年種的蠟梅，居然成了樹，今年開得很好的花。我們大家起社做詩，你也該補做一首才是。」黛玉道：「就是那年盆裡

開殘的那一棵麼？那點小棵棵都成了大樹，怪不得寶丫頭要成了老太太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蠟梅你還不在意，還有一件事你聽了一

定喜歡。你那會念詩的鸚哥，我新近尋了回來，在怡紅院養著哪。

　　「黛玉笑道：「這倒是想不到的，他還是那個樣兒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倒比先長得好了，你幾時回去看看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天不

早了，別盡著說閒話，咱們預備擺起來罷。」晴雯道：「忙什麼，咱們索性把二姑娘香菱都請了來，人多了更有趣。」黛玉道：

「那可叨登的大發了！」寶玉道：「到了這裡，難道還有人管著咱們不成？要請就快請去。」麝月金釧兒連忙分頭去請。迎春本來

好冷靜，香菱還有些避嫌，都推說身子不好。禁不得他們軟磨硬扯，一時也都來了。

　　晴雯紫鵑看著侍女們在暖閣裡擺了圓桌，一色的精緻果碟。

　　又開了兩壇百花釀，斟到杯中光如琥珀。晴鵑諸人先要讓寶玉、黛玉、寶釵三人上坐。寶玉道：「咱們應該讓客才是。」大家

讓了半天，方才坐定。上面是湘雲、迎春、香菱坐了，寶釵坐在香菱之下，然後寶玉黛玉和眾人都團欒就坐。晴雯紫鵑等輪流敬了

酒，湘雲道：「乾喝沒有意思，還是猜拳罷。咱們來個登壇點將，先推兩個大量的做元帥。」黛玉道：「這裡只有你夠做元帥，誰

還敢和你對壘。我看不如行令，我們尚可勉強奉陪。」寶釵道：「酒令不過那幾種，要找個新鮮有趣的，還要雅俗共賞才好。史妹

妹記得多，請你做令官罷。」紫鵑道：「前天來的那位仙女送給我一本《百花令譜》，史姑娘瞧瞧用得用不得？」說著，便從架子

上取了一本錦裝小冊給湘雲看。寶釵香菱也湊過來同看，說道：「這個還有點意思，可是得用色子。」黛玉看那令譜凡例，說明用

骰子兩顆擲了名色，按著譜中方法照行。

　　一時四兒取了骰盆來，大家擲了紅，應該黛玉起令。黛玉道：「這令我沒行過，不知擲出什麼花樣來呢？」噹啷一擲，看是一

顆四，一顆六。大家都道：「這一定是好的。」翻起譜來，這名色叫做「錦屏春色」，畫了一枝海棠，底下有句曲子是「沈醉東風

汗漫遊」，得此者合席公賀一杯。芳官把各人的杯斟滿了，湘雲請黛玉先喝，黛玉只喝了一口。寶釵笑道：「令譜上要你『沈醉東

風』，只抿一抿那裡好算。況且是頭一杯壽酒，你喝了，大家才好喝。」黛玉只得飲乾。然後眾人同乾了賀杯，重新擲紅，數到湘

云。

　　湘雲擲的是兩個么，笑道：「我知道擲不出好的來，這是兩眼望青天，還要查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又不是擲升官圖，擲了『贓』

必要罰的，且看譜罷。」麝月檢出譜來，題作「玉盤清影」，畫了一枝白芍藥，那句曲子是「早現出珠輝玉麗」，得此者自飲一巨

杯。湘雲笑道：「任他說得多麼好聽，到底還要受罰。這裡也沒有大杯，只喝一杯算了罷。」眾人那裡肯依，金釧兒尋出個白玉酒

碗來，斟得滿滿的，硬迫著他喝了。

　　又擲紅，數到寶釵，寶釵笑道：「好色子，別叫我受罰，給我一個好的。」擲下去卻是一顆五，一顆六。忙即自己查譜，原來

這名色叫做「珠簾春信」，畫了一枝紅梅，再看那句曲子是「俏東君春心偏向小梅梢」，得此者自飲一杯，左邊坐的同飲一杯，海

棠陪飲一杯。大家看來左邊恰是寶玉，那海棠恰是黛玉。湘雲迫著晴雯把三人的杯子斟滿，催他們同飲。寶玉一仰脖子喝了；寶釵

喝了半杯，那半杯悄遞給麝月代飲；黛玉只是不喝，湘雲走過來硬灌他，一半都撒在衣襟上，忙叫紫鵑拿手絹擦了。

　　又擲紅，數到芳官，芳官一拿骰子就叫紅，一顆已坐定是四，那一顆還在亂轉，叫了半天，卻轉出一個么來。芳官笑道：

　　「這色子太不聽說了。」金釧兒替他翻譜，寫的是「杏園佳月「，畫了一枝半開的杏花，那曲句是「花搖燭，月映窗，把良夜

歡情細講」，得此者與主人對飲一杯。芳官笑道：「這主人算是那一位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若說地主呢，你們二爺和兩位奶奶都得

喝。若算今天席上的主人，你們七個人也都得算上，這可熱鬧了，快斟酒！」黛玉道：「既是酒令，只能論席上的。什麼地主不地

主，不是瞎胡扯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話很對。令官太武斷，我們決不服的。」寶玉面軟，被湘雲擠對著，和晴雯、紫鵑、麝月、金

釧、藕官、四兒都部芳官喝了。

　　底下又數到晴雯，擲的是一顆么，一顆三。晴雯笑道：「這是和牌，咱們講和了罷，誰也不用喝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那可由不

得你！」檢譜一看，叫做「蓉渚晴波」，畫了一枝芙蓉，那句曲子是「環▉濕，似月下歸來飛瓊」，正要看怎麼喝酒，忽聽門外有

人大笑道：「你們瞞得好，這可叫我抓著了。」大家猛覺一驚！

　　回過頭一看，那人已走了進來，卻是鳳姐。後面還有尤二姐鴛鴦，眾人忙都起來讓坐。寶玉笑道：「他們因為老太太沒睡呢，

怕鳳姐姐、鴛鴦姐姐走不開，正要打發人瞧去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不用你替他們描補，他們就不請我，我也是要來的。「鴛鴦笑道：

「我算的卦有多們准，若不來，白放過了他們。「紫鵑麝月忙招呼添了坐椅杯箸，大家重又坐下。黛玉問道：「你們怎麼會知道

的？」鴛鴦笑道：「剛才老太太看著你們黏不唧的走了，就猜到必是又做什麼玩，叫我們先來瞧瞧。若有好玩的、好吃的，他老人

家還要攤上一份，說是不能白饒了你們。」又瞧著寶釵湘雲道：「你們什麼時候來的？來了又不上去，老太太剛才還問起呢。」

　　寶釵湘雲聽了，都有些侷促不安。黛玉笑道：「你信他的話，老太太這時候還不歇覺麼？他是來嚇唬咱們的。」鳳姐笑道：

「你真是個機靈鬼，有了你，我們的花招兒都使不成了。如今先罰我造謠訛詐好不好？」說著，舉起杯了就喝乾了。又說道：「我

是領過罰了，這可得問你們三大罪。頭一件是夤夜縱酒，第二件是容留匪類，第三才是請客不均。你們說該怎麼罰？」鴛鴦笑道：

「我替他們講個情罷，本來每人應罰三杯，姑念初犯，各罰一杯了事。寶二爺是窩主，也得罰一杯才算公允。」晴鵑諸人推托不過

去，只得都喝了。寶玉也喝了半杯，那半杯，芳官就他手中乾了。

　　鳳姐問道：「你們行什麼令？」湘雲將那百花令譜大概說給他聽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們都是文縐縐的，我可仰攀不上，改個俗的

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咱們先豁個搶三。」當下就三元四喜彼此對豁起來。偏是湘雲連輸了兩個劈面，鳳姐也掛了紅。

　　那邊尤二姐和金釧兒也隨著豁起，呼五喝六非常起勁，手腕上金翠鐲子碰得丁當的響。



　　鴛鴦說道：「這種喝法濫醉無味，不如揀戲曲的句子飛花，比那個令省心點。」迎春香菱都道：「這倒是雅俗通行的。」

　　大家推迎春首坐起令，迎春說了一句是「長似他三春花柳」，剛好飛到寶釵，寶釵飲了門杯，說道：「我記的曲子可有限，彷

彿《規奴》那出有一句『怎如柳絮簾櫳，梨花庭院』，就是他罷。」大家數到鳳姐，鳳姐笑道：「你作弄我呢。我剛好有六個字兩

句，一句是『花朝擁』，送給你，一句是『月夜偎』送給林妹妹，你們分均勻了，不要吃醋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底下那一句『嘗盡風

流滋味』，送給誰也不配，只好回敬你了。」鳳姐臉上不覺紅了一紅。湘雲道：「你們只顧鬥嘴，鳳姐姐酒還沒喝呢也沒人管。」

　　鳳姐只得也將門杯喝了，數那花字，正輪到尤二姐。尤二姐笑道：「姐姐的酒倒不外賣。」他素來本就能喝，舉杯一飲而盡，

念了一句道：「往常見紅日影弄花梢」，湘雲笑道：「這句何其綺麗！」黛玉瞧了湘雲一眼，那花字恰飛到藕官。藕官佯作舉杯樣

子，把酒都倒在手巾裡了，念道：「怎那些無情花鳥也情癡」，數那花字，飛到黛玉，黛玉把酒杯遞給寶玉替喝了，只想不出句

子。湘雲盡著催他，好一會，方想出一句來，念道：「怕不似樓東花更好」，寶玉替數那花字，卻是香菱。香菱舉起空杯子要喝，

湘雲指著道：「那杯裡沒有酒。」紫鵑道：「就有也涼了，另換一杯罷。」

　　說著，便提壺斟滿，鳳姐催著香菱喝了。香菱曲子本不甚熟，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端的是花輸兩頰柳輸腰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薛

大奶奶有多麼漂亮！」說得香菱很不好意思，那花恰又飛到寶釵，寶釵道：「越怕他，越要尋到頭上，叫我那裡找好句子去？」湘

雲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，『博得個月夜花朝真受享」

　　鳳姐笑道：「你怎麼把月夜花朝都替他攬了去，林妹妹要不依呢！」鴛鴦笑道：「傳遞不能算的，還得受罰。」迎春替他講情

方罷。

　　算那花字是麝月，麝月門杯只剩小半杯酒，端起來喝了，說道：「直飲到月轉花梢。」飛到迎春，大家都沒理會，只寶玉瞧

出，向麝月笑了一笑。迎春道：「酒也夠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我說一句收令罷。」舉杯念道：「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壽」，飛到鳳

姐，二人將酒對飲了，便算收令。大家都道這句收得真巧，又對景又吉祥，應該公賀一杯。晴雯招呼侍女通換上熱酒，又都喝了。

　　當下迎春、香菱、鴛鴦站起要走，鳳姐對尤二姐道：「咱們也和鴛鴦姐姐一起兒走罷，路上有個伴兒好多著呢。」黛玉笑道：

「這麼大的月亮，各處又都有燈，怕什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上回叫小蓉大奶奶嚇破了膽啦！」眾人聽得都笑了。香菱笑道：「史

姑娘還到我那裡去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我鬧二姐姐去，明兒一大早起來看梅花。」晴雯紫鵑等再三挽留不住，寶玉、黛玉、寶釵和他

們都送至院門外，看那花陰月影非常幽靜，不免徘徊玩賞一番。

　　依寶玉的意思，還要重新入坐喝個盡興，黛玉道：「樂不可極，姐姐大遠的來了，咱們說說話兒罷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命撤去殘

席，同釵黛二人回至寢室。他們卸了裝，扣上了門，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話？別人無從聽見。卻是晴雯、麝月、芳官等私下議

論，說道：「那回在怡紅院，姑娘們走後，咱們喝的喝、唱的唱，把一罈子的酒都鼓搗光了。到底二爺如今有了兩位奶奶，就像有

了管頭似的，只一句話，立時把他的高興收回去了。」這些閒話，不必細表。

　　次日早起，寶釵黛玉同往舊月▉去尋迎春湘雲，見他們二人正在花下吟賞，黛玉笑道：「史妹妹，你在櫳翠庵住了這些年，看

梅花還沒看夠麼？」湘雲道：「到底這裡大片的梅林瞧著過癮。我想那鄧尉香雪海也不過如此。」大家說了一回閒話，便同至賈母

處請安。賈母見了，自是歡喜，卻也詫異，問道：

　　「你們怎麼來的？」湘雲寶釵只說來替黛玉補拜生日，賈母道：「昨兒我們還在園子裡做花朝，可惜你們沒趕上。後兒你鳳姐

姐還要還席，索性在這裡玩兩天，等擾了他的，再家去罷。」寶釵湘雲只得答應了。

　　賈母又問寶釵道：「你老爺太太這兩年不顯老罷？」寶釵道：「老爺這兩年養得倒很好，到底比當司官舒服。太太還是那樣七

病八痛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太太是個好脾氣，只是什麼事都看得太真了。世界上的事，一較真就生出無限苦惱。他若能看空一點，

包管身子就好了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大太太還是那麼糊塗麼？」寶釵不便深說，只說道：「大太太因為大老爺沒得起用，心裡不大高

興，連我們這院裡也不大來。聽說珍大哥哥要替大老爺找個門路，轉轉面子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不指望他做官，做了官又要造

孽。那年石呆子在地府告他，你爺爺好容易求了祖爺爺，向閻王說情，才把那狀子批駁了。我背地裡還許了一百卷《金剛經》，替

他們和解。你大老爺那裡知道呢？饒說我偏心，我還是放不下。」鳳姐見賈母容色微有不悅，忙用閒話岔開。向湘雲寶釵道：「娘

娘上月回來聽說你們來過，似乎怪著不去朝見。你們這回來了也去一趟才對。」寶釵道：「娘娘那裡還是一大早朝見麼？」賈母

道：「他早已把那些規矩都免了，你們吃過飯去罷。」

　　那天午後，寶釵湘雲便同往元妃宮中請見，宮娥們引至內殿，元妃免禮賜坐。詳問榮寧兩府近況，知道皇恩隆重，家道復興，

面有喜色，又深贊寶釵持家勤勞。一時又問到湘雲，知他夫逝家寒，單身投傍賈府，也深替湘雲憐憫。說道：「我們姐妹一輩的，

不料都如此薄命！還是三妹妹將來或許有些福澤。

　　「言次歎息不置！又說起在宮裡聽說姐妹們結社做詩，非常眼熱。好容易到了這裡，你們若再起社，千萬算上我。寶釵道：

　　「可惜我們沒兩天耽擱，若住長了，有娘娘領頭，大家都做詩，可就熱鬧了。」寶釵湘雲又坐了一會，方才興辭。

　　回至赤霞宮見了賈母，又到園子裡去尋香菱，也談得甚久。

　　香菱和寶釵談些家事，又惦記他的哥兒唸書。寶釵道：「今年也附在我們家學裡，和蕙兒、權兒都在一起。」香菱方才放心。

隨後又同香菱去訪妙玉，妙玉從前和寶釵湘雲就說得投分，他自從見過地獄變相，也不似從前那樣怪僻，此番相見分外親熱。大家

煮茗清談，無非談談詩，說說琴趣，又和寶釵下了兩盤棋。

　　不覺天色已晚，賈母打發人尋寶釵湘雲，等著擺飯，便各自散了。

　　那晚上，寶釵和寶玉黛玉同回留春院，在燈下閒談。寶釵說起王夫人懸念甚切，勸寶玉得便回去安慰親心，稍心孝道。

　　寶玉道：「我自從出家得道之後，什麼事都看空了，只有父母深恩，時刻在念，何曾不想家去瞧瞧？一則見面之後仍舊分離，

徒然叫太太添一番傷感。二則從前舍親出家，萬分說不過去，有什麼臉回去見太太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是這種說法。太太不想你也

還罷了，既然想著你，你忍心害理不回去瞧瞧，那成什麼人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本來要帶仙丹去給老爺太太，你兩個既這們說，我

就聽你們的。明兒送寶姐姐家去，趁便見見太太，抵莊太太訓斥一頓罷了！」一宿易過。

　　次日便是十七，鳳姐請客原是借著舊月▉賞梅為名。目下迎春住在那裡，他素來懶散，不大會收拾屋子，只可把司棋叫來幫

忙，又央求湘雲幫同佈置。那一帶梅林，到了春季已結了小小的青梅，卻是梅花仍舊開個不斷，這是太虛幻境比別處不同的。將近

晌午，賈母便坐了藤轎入園。鳳姐寶釵等先陪著逛了梅林，方至迎春處。見屋內收拾潔淨，擺設整齊，前次吩咐挪來的字畫，已都

掛上。笑道：「房子也像人似的，總要打扮，你們瞧，比先大改樣兒了。我如今只會說不會動，若是我來替他佈置還要好呢。」又

對湘雲道：「從前你祖爺爺的書房堆得太亂了就得我去收拾。就是那座枕霞閣，也是我想出樣子來照著蓋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別往

遠裡說啦，就是眼下老祖宗住的上房，還不是他老人家見天瞧著打掃收拾。過十天半個月，總得換個樣兒。我們說，這些事何必老

祖宗操心，我們還辦不了？老祖宗總不肯歇著，也因為是自小弄慣了的。老輩說的，『有一分精神，就有一分福澤』，這話真沒說

錯。」寶釵道：「還是鳳姐姐跟著老太太學個幾成，我們笨手笨腳的，又沒有長性，那裡學得上。」

　　這裡大家說笑，寶玉自拿了一本書，在梅林底下靠著山石坐著看得出了神似的，落得書上、衣裳上全是花瓣。黛玉走過問道：

「你看什麼書呢？看得這麼有味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猜猜看？」黛玉道：「你有什麼好書？無非是《西廂記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太

真外傳》那幾種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書你沒見過的，比那些都好呢。不信，你就瞧瞧。」黛玉取過一看，原來是顧雪蘋著的《潛圃

小言》全是一段一段的，每段至多三四行，有許多名言粹語，又像子書又像語錄，卻把人情世故說得非常透澈。越看越有意思，不

由得就細看下去。寶玉笑道：「如何？你也被他引進去了。」黛玉笑了一笑，又見山石上還放著幾本書，忙問那是什麼？寶玉道：

「那也是顧雪蘋著的，叫做《搜神瑣志》，全記的是神仙鬼怪之事。我們的事若叫他知道了，必然要記上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還是



別叫他知道的好，若把你那些涎臉的事都給記上，你可怎麼見得人？」說著，也取過翻了一翻，又道：「今兒橫豎看不完的，拿回

去咱們空的時候細看罷。老太太那裡只怕要擺飯了。」便同著寶玉進屋。此時，香菱和尤氏姐妹，以及晴麝鵑釧芳藕諸人陸續到

齊，花團錦簇的，把那間屋子差不多擠滿了。大家陪賈母說說笑笑，正在熱鬧。鳳姐將賈母和眾姐妹的席，擺在正屋裡。另在花▉

扇外三間小坐落擺了一席，是讓晴麝諸人坐的。那些葷素各菜，都是揣度賈母的口味親自調派的，又挑那最愛吃的，布與賈母。

　　賈母笑道：「倒是今兒的菜合味，前兒吃的那些花兒，不過名目好聽罷了。」鳳姐服侍賈母吃完了，自己才坐下胡亂吃些。那

天，賈母只在迎春房裡歇了中覺，鳳姐迎春等預將牌桌備好，賈母一起來，便湊合成局，至晚方罷。寶釵湘雲晚飯後，陪賈母說了

一回話，便回明當晚回去，賈母又各人叮囑一番。黛玉要送他們至榮府，湘雲道：「既二哥哥送我們去，你就免勞尊步罷。橫豎我

們常來的，過幾天又見了。」於是，黛玉、鳳姐、迎春只送至赤霞宮門外，湘雲便再三攔住。晴雯、紫鵑、麝月、金釧兒卻都送至

太虛幻境牌坊外，看著寶玉引寶釵湘雲二人的生魂飄飄的乘風去了！

　　卻說賈政那天晚上，在周姨娘房裡歇下。王夫人因春寒尚重，命玉釧兒將地爐中獸炭添了，一面薰暖繡衾，收拾就寢。

　　朦朧中似乎睡著，忽見寶玉穿著家常衣服，走進牀前道：「太太，寶玉回來了。」王夫人只當他在家裡似的，說道：「寶玉，

你到那裡去了？家裡也不說一聲。走到街上車馬又多，萬一失閃了，或是碰見你老爺，都不是玩的。誰跟你出去的？叫他進來，我

還要說說他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太太萬安罷。寶玉不會丟的，我另外安了家啦，改天還要請太太到我那裡瞧瞧去呢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那可更不妥，你璉二哥哥在外頭安了家捅出那麼大的亂子，再說也不是咱們這種人家公子哥兒乾的事。這風聲若吹到你老子耳朵

裡，又要捶你個半死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那家不在世上，在太虛幻境呢。老太太、鳳姐姐、二姐姐、林妹妹都在我那裡，我送寶姐

姐回來，趁便給太太請安來的。」王夫人這才彷彿想起寶玉是出過家的，便又問道：「寶玉，你不是當了和尚麼？怎麼還是這身衣

服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皇上不許我當和尚，我就不當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不當和尚，還不趕快回來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不是回

來了麼？太太只管放心，將來還是寶玉頂你老人家上西天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，你瞧蘭哥兒都做了侍郎，你還是這麼小孩子

氣，嬉皮笑臉的，將來怎麼好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回太太，我也做了侍郎，只跟他的侍郎不在一塊兒的，只怕他還沒我做得長呢。」

此時，王夫人心裡又像寶玉做了官似的，便說道：「這可好了，我一輩子的心血沒白用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和太太說的只隔了形

質，並不隔了神氣。太太只不信，將來到了我那裡，就相信我這句話了。

　　「王夫人心中也不知是悲是喜，只覺有好些話要說，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

　　忽聽寶玉道：「太太，我要家去了。老爺上頭替我回一聲，說寶玉請安來的。」又從袖中取出兩粒紅彤彤的丹藥，遞與王夫人

道：「這是寶玉一點孝心，請老爺太太只管放心服下，不但卻病延年，並且有神仙之分。老爺素來不大信這些，太太好生勸老爺服

了，自見功效。」王夫人接過丹藥，寶玉又將服法回明。磕了頭便要走去，王夫人慌了，連忙喚道：「寶玉快回來，我還有話呢。

」那時，寶玉已走出門外，王夫人顧不得什麼，也追了出去，口中還喊道：「寶玉快回來！寶玉快回來！「不知寶玉回來與否，且

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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